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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正在英国各地巡展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再次来到英国著名的大学城剑桥，在剑桥市政大厅进行为期两周的展览。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主办方举办了剑桥真善忍美展首展仪式，剑桥市长伊恩·尼莫史密斯（Ian Nimmo-Smith）先生和多位嘉宾莅临。尼莫史密斯市长认真观看了展出的作品，非常赞赏画作以及创作者们，他说：“我被画作展现的色彩和光线，以及艺术家的真诚所深深打动，艺术家们用自己真诚的感受彰显了他们信仰的普世价值。”


市长先生表示希望更多的民众观看真善忍美展、来了解真相：“我希望每个人都要思考一下如何改变（法轮功被迫害）这种情况。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来观看这些画作，来发现和体味平和与真理的信息体现在你自己生活里的方式。”


剑桥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学教授阿里森·里布林（Alison Liebling）女士应邀在开幕式上为画展剪彩并发表简短讲话，她表示，“这个画展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法轮功被迫害）的重视。我已经开始做一些这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这个画展很感动人，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目的。画展的名字（真善忍）非常有意义，并反衬出了与之相对立的另一面，刻画出了残酷的、缺少宽容的迫害。毫无疑问，画展会让人们关注被监禁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当前的境遇。”


很多观众都表示欣赏画作的色彩和光线，认为画展所表现的内涵与信息意义深远、重大，画作展现的真相带给他们强烈的震撼，并让他们感受到善的力量与希望。











巴黎大游行，声援一亿多中国人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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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所长：江死了，


以后别管法轮功的事


【北京来稿】在北京某派出 所工作的亲戚来了，讲起江泽民死亡之事。外甥说：“我早就知道了。几天前我们所长说：江泽民死了，咱们以后别管法轮功的事。现在还没正式传达，咱们只是这么做，先别往外张扬。” 


由此可见，迫害非常不得人心，很多人只是迫于上边的压力，被逼迫着干。








为什么说退党团队是关系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答：中国大陆绝大部分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等组织。当“天要灭中共”时，这些人怎么办？


那么神就要给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是抛弃邪恶、选择光明，还是做邪党的替罪羊、随着邪党下地狱，这难道不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剑桥市长：用真诚彰显信仰的普世价值





大庆油田报迫害世人刊出邪恶宣传


【明慧网】2011年8月15日，大庆油田报“都市生活”文化专版第13版、第14版刊出污蔑大法、诽谤大法、毒害世人的邪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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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巴黎美丽城、十三区两大华人社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民众在这里集会、游行，庆祝超过一亿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由欧洲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也特来助阵，雄壮的军乐振奋人心、声扬正气，众多闻声赶来的华人也纷纷加入了庆祝三退的行列。


自二零零四年《九评共产党》传出以来，三退大潮席卷中国大陆。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的人数超过一亿人。


参加集会游行的民众在巴黎华人聚集区——美丽城（Belleville）的中心汇集，他们中有巴黎居民，也有来自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的民众。


法国执政党议员、前部长弗朗索瓦玆·奥斯塔丽女士（Francoise Hostalier）对庆“三退”过亿大游行来信致贺，信中说：“我会尽我所能，全力支持你们的诉求和抗议活动。我也非常关注在中国发生的这一精神和行动上的改变，这一惊人的消息，有如此多的中国人退出中共。无可置疑的是，你们的行动是对中国人的良心觉醒不可缺少的声援。”“你们做得非常好！……我的心是跟你们在一起的。”


游行队伍由欧洲天国乐团打头，之后是横幅方队，各界人士举着自己制作的标语、横幅，广播车向过往民众播放真相。队伍从美丽城中心出发，穿过华人居住区和布满华人商店的大街小巷，全程历时近四个小时。


微风中，写有“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轮大


法好”、“声援一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等大横幅在阳光下闪光，手持横幅的人们脸上带着善良的笑意。声


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多华人，一直站在街头，并仔细阅读收到的真相资料。


关先生从中国南方来法国六、七年了，他激动地说：“我当然看了很激动的，对华人是一种鼓舞，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中国人应该有人站出来，这个也是很必要的，不然很多人就被蒙蔽了。比如说温州（动车追尾）这个事件，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共表面上给你人权，实际中国人没有任何人权。”关先生很认同不能把“党”和“国”划等号：“爱国不等于爱党。所有的中国人都爱自己的国家，就象今天这些游行的人一样，都是希望中国会更好。”他最后表示，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退党好象个潮流一样，他以前也入过团和队，今天趁这个机会，他要用“勇士”这个名字声明退出中共。


从中国东北来法国的李先生说：“这些游行的人都很有勇气。这样的游行如果是在中国，就算只有五个人都不行，上访超过五个人都不行。”他觉得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人，这种精神很难得，“这种状态，如果不只是法轮功有，而且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中国早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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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香港《前哨》240期刊登《江泽民终生后


悔的两大事件》的文章中承认：“镇压法轮功是他一生犯


的两大错误之一”。有消息说，江泽民是为自己的老婆和


孙子留后路才认错的。


问题是：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和共产党互相利用，把几


千万共产党员和十多亿无辜人民直接卷入迫害法轮功的政


治运动，使上百万的中共各级干部被江泽民利用而犯下的


反人类和群体灭绝罪怎么算？谁为他们留后路？江泽民为


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凌驾于中共政府公、检、法权力之上


的“610” 还在继续作恶！那些为江泽民的罪恶而犯罪的、又被江泽民一篇认错


文章而出卖的中共恶徒还在进一步的出卖自己的良心！请问这些人：你们真的打


算为中共的邪恶政治后果和江泽民遗留的滔天罪恶埋单吗？








（接上页）虐杀法轮功学员，无人过问，十五天出小号又被九监区押到新收道。六十多岁的老人被关小号，摧残得更瘦了。四肢被扣得麻木了，脚趾和大手指不会动了，浑身骨痛，接着还是全天码坐，坐不住，包夹赵春燕四十二岁，1.72米高，一百四五十斤的体重，就揪着头发打，拽着肩头强按在凳子上，踹后腰，第三天，赵揪着她头发问：“法轮功还好不好？你还炼不炼？”她说：“好，我家人都炼法轮功，我还要告诉全世界，法轮大法好！”赵一把把她揪头发拽掉地上，又踢她的腿又打她的后背。这时包组狱警徐x玲来了，还帮赵往腿上踢她两脚，一天摔好几次，有的犯人悄悄落泪，她成了酷刑展了，都知道，悄悄议论，说：“包夹真坏。”一下午折磨好几次，晚上上床都困难了，上厕所起不来，只好用手拽着上床的铁梯帮忙。


二、睡觉难


夜包夹李燕四十岁，也是膀大腰圆的，她有天午夜开始坐在她的床头监控她的睡姿，两腿不许叠放，大冬天的也时不时的翻开她的被子看沉睡中的她腿是怎么放的，常常把她弄醒。牟永霞以前的因为头痛严重，习惯双手交叉抱着头顶睡，这就不行了，常常把她弄醒了，还骂她“不要脸”，搞得她头晕、心慌，本来上床时间就短，加之腹痛，就更睡不好觉了。牟永霞不让“包夹”李干扰她睡觉，李说是大队长郑杰安排的，找谁都没用，还说这就是照顾你了，对说不“转化的”，不管老少每屋一个全码坐或站立到午夜，早晨正常起床，才睡三个小时觉。齐市的法轮功学员贾桂兰快七十岁了，坐不住，杜晓霞就把她捆在小凳上；孟品红，五十多岁了，站立了几十天，人从一百多斤下降到几十斤。包夹王平还骂不绝口……还有不知名的同修。对此牟永霞要找狱警谈话，“不见”。包夹回话说：“干警说：‘等你转化了再跟你谈’”。无奈，在零九年夏末，该监狱召开运动会，她来到九监区的车间，听到监狱管理局的马局长来了做报告，她就趴在窗口向外高呼：“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包夹把她拽回监号，捆起来封上口，打得她满手是血，还骂了半下午。


三、说真话被取消接见


零九年五月初，牟永霞的大姐、三姐已古稀之人，坐了一天多火车从老家来看妹妹，她来到会见室，里外挤满了前来会见的各方面的人，她来到玻璃窗前，看到一年多未见的姐姐，满心酸楚，拿起话筒，三姐说：“你瘦的都认不出来了？”她禁不住告诉三姐，说这个“包夹”和狱警还打她，拿着电话监听的“包夹”赵春燕对包组狱警说“不让她说”，就立即把她的嘴捂住抢下话筒，把她拽出会见室。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两个姐全落泪了。大姐一句话没说上，她们找会见室的狱警说：“不让说话，我们不能白来，得给我妹妹存点钱。”就这样存了一千元钱，姐姐们再也没敢来。牟永霞被拖回五楼监号，这极大的精神打击，她一下子头晕的几乎晕过去，没有人给她量血压，她心慌的不行，嘴唇都紫了，包夹还骂她。


四、上厕所难


零九年末又换了新包夹赵玉梅，四十六岁，身高一米七十，体壮，野性。她说：“我开煤矿爆炸，死了十九个人，我一个眼泪没掉，整天和雇工一群流氓打交道，还整不了你？”有时一天骂骂咧咧的，骂的很难听。不动心还能过去。难过的是上厕所，每天都因此一再要求，就说等着没时间。有一天从早上六时多一直拖到上午十点多，牟永霞实在憋不住了，自己往外走，赵一拳把她打倒在塑料物品的床上，把箱盖砸碎了，她抗议，赵把她按在地上，用一条腿跪在她的胸上，膝盖正好顶在她的心脏处，她一下眼前发黑，透不过气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瘫在地上。赵可能发现她脸色不对，就站起身来，她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但极度无力，站不起来，赵从兜里掏出一把药，说是救心丸，就往她嘴里塞，她挣扎着靠床腿仰坐了一会儿，还是要去厕所，赵还不让，说“用你自己的脸盆吧，就在屋里便。”她无奈，就拿出自己的脸盆当尿盆。正便着，赵把用白床单全挡起来的号门推开，向外大叫“你看多能祸害人，往监舍里便，这屋三四十人，还咋住？”说着，把牟永霞的毛巾和所有的秋衣往尿里扔，说尿有味，尿完，她立即呵斥：走，你倒厕所里去。同时不停的叫骂。前面的包夹也控制不让上厕所，有好几次她憋不住一定要去，让包夹李燕打过多次，脸被抓破满脸是伤，满道子一百多新收人员都看到了，悄悄说：“把老太太弄成花脸了，真缺德……”还有一次把她的后背和肋部都抓破了，犯了高血压，高达200多，头痛的一夜未睡，可也没象赵玉梅这样，这已经不是先例了。赵曾经咬牙说：“我看你能怎么地，你知道高秀荣吧（是年轻的法轮功学员，赵包夹过，被她迫害过）。憋大小便是该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惯用手段。在这里被憋得有的这方面的生理机能都失调了。憋的时间长了，再上厕所蹲下肚子痛，好半天便不出来，每天都难过。


五、吃饭也难，造成胃痛，吃不下饭


常常牟永霞吃饭的时候，包夹就坐在她的对面，狂笑看着她的脸骂她，无事生非的谩骂。同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关超级小号，全天监控不许跟他人说话，也不让其他人跟她说话。常常上厕所时怕她说真相，包夹就拿着脏拖地布，拎一大盘宽胶带，她万一说话，就马上封她的嘴。包组狱警肖××说：“法轮功的事，包夹管，谁也不许过问。”道长、组长都不能调和了，谁也不管。


六、打击报复，加重迫害


二零一零年初，牟永霞向白英贤狱长反映虐待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没有给解决，却给她加点码坐，从早晨四点半到晚上九点半，别人都睡觉时，就把她叫起码坐。一个监舍里三十多人都看到了，她的腿更胀痛无力了。同时头晕加重。深夜上厕所时腿蹲不住了，从蹲位翻两个台阶跌到地上，脚当时折伤，裤子都没穿上，夜包夹的李和值道的王一起把她抬回监号，脚已青肿，牟永霞要坐在床上揉揉，包夹李严厉制止：你法轮功晚间就不许坐着。躺着搬起脚揉揉也不行。李制止的声音很大，为了不影响号内其他人休息，她忍着剧痛，挨到天亮。四时半又把她叫起码坐，脚全肿的不象样子了，被包夹李监控着。五时半，交给白天两包夹，（转下页）








（接上页）赵还不停的叫骂，赵又踢又打她。因牟永霞向白英贤反映问题，董队长说：白狱长说，因她直接反映问题，说九监区对法轮功管理不严。那么就是她们包夹失职，包组狱警肖××严厉的训斥了包夹，让赵写检讨，还扣她们当月的分，因此赵暴怒，严控上厕所，说话就封嘴，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这是该狱法轮功包夹的特权，她举步艰难，都害得几乎出不了气了。


二零一零年四月初，牟永霞被迫采取绝食方式制止迫害，要求狱方“不要执法犯法，立即解除包夹，不许‘转化’法轮功，终止迫害法轮功”。狱警不闻不问，包夹更加骂不绝口，绝食到了第五天晨，她头晕，心慌起不了床，包夹赵和韩一起把她从床上拖到地上说是“董队让的”。四月的北方室内阴冷，她光着脚，头枕着瓷砖地，在地上躺了十来个小时，午间值日生，新收犯人刘艳杰进号擦地看到她躺在地上的样子，以为死了，吓得回头要跑，赵说：“别走，把她躺的那块留下，擦别的地方。”上午她一直躺在号内中间的过道，新收犯人吃饭在走廊里来回走，偶尔门开了，她们都惊讶，争相奔到门口来观察，包夹发现满道的人都在小声议论此事，包夹们就把她拖到床空的墙角，这回监控和外人都看不到了，包夹该吃吃，该喝喝，到了下午四点多，她头不那么晕了，她想我不能这样无声息的被害死，她从地上站起来，用力高呼：“法轮大法好，终止迫害法轮功，九监区不许虐杀法轮功，我是大庆的牟永霞！”包夹方醒过神来和执道的陈一起扒光她的衣服，按在地上殴打她，她已经瘦的皮包骨。


到了第十一天傍晚，郑队让给牟永霞强行鼻饲，找四个重刑犯（杀人犯），按着她，插鼻管多次，最后还吐了，每天鼻饲两次，是她平日进食的一半。董队说：“灌点，饿不死就行。”这时牟永霞已经瘦得只有一副枯骨架，上厕所道子里的人看见她吓得直躲，尽管如此，狱长谁也没来给她解决问题，她要求多次无人过问。绝食四个月后，她被调到四监区生产监区，可是迫害仍旧继续，许多在押服刑人员出工时，看到两个被封着嘴，铐着手铐被拖进小号的法轮功学员，她们都悄悄的说：“就这么祸害法轮功学员，为啥，我们都知道，她们都很善良，对人很好，不会打架、骂人，就是因为不‘转化’呗……”


请正义善良的人们给予牟永霞支持和帮助，终止这场民族浩劫，终止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法追究该女监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不许残害法轮功学员。


狱长：白英贤 包锐 


四监区大队长：那锐  


副大队长：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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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六十多岁的中学退休教师牟永霞女士，一九九八年十月修炼法轮功，一身病全好了。牟永霞坚持信仰，多年来多次遭中共绑架、关押、酷刑折磨。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深夜，牟永霞被龙岗公安分局数十名恶警破锁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九月二十四日被邪党非法秘密判刑四年，现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狱长白英贤、包锐、原九监区大队长董丽华、包组警察肖××等指使监狱的犯人凶残地折磨牟永霞。以下是牟永霞遭迫害事实：


一、长期码坐导致肌肉萎缩、骨痛难忍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牟永霞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九监区四楼八组，被强行码坐，“包夹”田丽、赵玉梅，“帮教”王亚娟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八时半，每天监控她在一块方砖内码坐，坐的是几寸高的小塑料凳，控制上厕所和活动，而年轻的“包夹”（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特殊看守——刑事犯），她们可以坐在黑色的办公椅上，闲谈或随意的走动，喝水、吃零食等。她们多是有人照顾的，为了得高分减刑早点回家，一部份就泯灭良心干坏事。





























牟永霞二十多岁时就疾病缠身，早年得的血液病久治无效，后来又得了肾炎、心脏病、胃病、精神病等，是二级残疾。九八年她修炼法轮功后，虽然很快身体的病全好了，但比其他炼法轮功的人要弱的多。这样整天码坐，她的两脚肿胀非常厉害，原本穿36码的鞋，现在40码的都穿不进去。腿也肿得发亮，骨痛、胸痛，有时呼吸困难，还伴有头晕、头痛、双眼视物不清。她要求不码坐，不许；她要求靠床腿坐在地上，也不行；她一阵阵的头晕，只好坐在瓷砖地上，不许坐垫。在阴面的监号里，这时包夹已经穿上了毛衣、毛裤，坐在办公椅上垫着厚棉垫，还叫着冷，可是被禁止学法、炼功的牟永霞却只穿着单薄的秋衣裤散坐在地上（不许打坐）。她觉着有点凉，就光着脚垫上大塑料拖鞋坐着，包夹给抢走了，说警察不让，只得光坐在地上。这时的北方室内阴冷，她觉得肚子和胃都胀的很难受，常用一只手拄着地面，不然就坐不住了。包夹说：你这样坐着还不得尿血啊！可还是强行这样坐着。到了第五天晚上睡觉躺不下了，腹痛难忍，伴有拉肚子，饭也吃不下，每天经受的是围攻辱骂。她一下瘦了许多，才给了一个垫子，仍坐在地上。


十天后又押到五楼二组，还是几个包夹围攻一个法轮功学员，强迫坐在电视机旁看造谣、攻击法轮功的光碟，不看“帮教”魏冬（32岁）就用脚踹，用手指搥脑前额，不时辱骂，她要张嘴讲大法真相，几个包夹一起由道长杜晓霞（帮教，37岁）领头凶狠的用宽胶带把她全身捆起来，扔到已铺好塑料布的床上，让包夹王雪瑚、岳慧芳扒下她脚上穿着的袜子，杜还说越臭越好，同时她们按着她的头，掰着下巴，把袜子塞到她的嘴里，随后又用宽胶带连嘴带头缠了好几圈，这样说话就不清了。过一会儿，杜还动动身下的塑料布，说别尿人家床上了。这一套是她们惯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手段。直到憋的尿床、脸通红出不来气才放开。她们这样残害她多次，被迫害出高血压、心动过速，恶人又强迫她吃药。她不吃，并说“是你们迫害的”。魏、杜、王、岳一起动手，按住她伪造证据，抓住她的手指粘上印油印在纸上，写的是“拒医、拒药后果自负”。已到大雪天了，她睡觉夜深时腹痛已无法回床，总头晕两眼视物不清，耳鸣、心慌，每天照样强行坐在地上。觉得腿太疼太冷了，随手拿一小卷卫生纸放在腿下，岳不让给拿出。十二月初一天的早上五时，叫起洗漱回来，两包夹跟在其后，她忽然两眼发黑看不到监号的门，连人带盆一起摔倒在地上，把号内睡觉的帮教魏冬等没起床的五人惊醒了，魏还抱怨说：自己早起也不让别人睡觉。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一直瘫坐在地上靠着墙。到八点多干警来了，量血压异常，低压太高，危险，送医院住院去了。这时原陶队已调狱政，新来的大队长，郑杰和董丽华。





























住了四个多月，在医院两包夹，一直紧盯着她，不让其他人接触和说话，一步一跟踪，她的血压时高时低，有时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困难就打氧气。零九年四月，因她在医院走廊讲真相，该监区的狱警得知说：“她住院还不老实！”给她编了一些罪证，由杜晓霞领一群包夹从九监区赶来，按在病房的地上，照样封她的嘴，扯着胳膊、腿把她拽下楼，拽进小号。到了小号，脚、手铐在四面墙壁的光板铺上，晚上十点多，她被折磨的晕了过去，医院来了一群医护人员，又掐人中，又掐手，她清醒过来了。晚间上厕所，无人管，四肢锁在床板上动不了，禁不住便在床板上。因太凉尿了好几次，一夜未眠，人被尿泡上了，腹痛不止，在监号在腹部放个热水瓶能缓解，这回什么都没了。


在小号的十五天里，血压多次升高，呼吸困难，几度窒息。深夜常把犯医叫来，强行给其十指、人中扎针，十指像砸碎玻璃，痛苦难言，每次犯医一走，陪护的包夹陈稽和管小号的服刑人员李霞，都吓得直哆嗦，说：“姨呀，你的身体可正常吧，太痛苦了。”一天只给两勺粥，每天（饿饭），小半饱都不够，她抗议监狱（转下页）











巴黎大游行 贺一亿多中国人三退

















大庆退休教师牟永霞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惨遭凌虐











